20 但以理書：永存者的異象7:9~14
一、關於但以理書第七章「人子」稱謂[footnoteRef:1] [1:  包德雯 (Joyce G. Baldwin)，丁道爾舊約註釋--但以理書（台北：校園，2003）。p.170頁以下。] 

（一） 詞彙的原始涵義與對比
1. 對基督徒來說，「人子」這個詞很自然地讓人聯想到耶穌，但我們需要理解它在《但以理書》中的原始意義和範圍。
2. 從語言學角度看，「人子」這個詞（希伯來語 ben ’ Adam，或其亞蘭語同義詞）原本指的是「人類」這個集合體，每一個體都是「人子」，就像「凡人」一樣。
3. 《以西結書》中，先知本人就被稱為「人子」，目的是要凸顯他的有限人性與神靈的無限能力之間的巨大反差。
4. 這個詞彙通常被用來提醒人類自身的渺小，因為人是由塵土所造。然而，它同時也承載著人類應有的尊嚴，因為人是按照造物主的形象被創造的。
（二）異象中的嶄新意義
在《但以理書》第七章的異象場景中，「人子」被賦予了新的重要性：
1. 在天上的雲間、審判的寶座旁，先知但以理看見的這位形象，只是「那像人子的（形似凡人）」。這就像先前那四個世界帝國被描述為「形似野獸」一樣。
2. 既然那四個野獸象徵著不人道的世間君王，那麼這位「形似凡人」的出現，就預示著統治權將永遠屬於那位真正配得為人、充滿人性的君王。
3. 作者的潛在觀點可能是：地上的君主缺乏人性，而真正的統治者必須完全實現神在創造人類時所預定的完美形象。
（三）詞源探究與結論
1. 學者們曾投入大量精力，試圖將「人子」這個概念與古代近東的創世神話或民間傳說聯繫起來。
2. 經過多年的比較研究和反思，學界逐漸達成共識：這些古代神話並非「人子」一詞在《但以理書》中的來源。
3. 最終的結論是，這個概念源自《舊約》本身的脈絡。
（四）與審判和王權的關聯
《但以理書》第七章發生的核心事件是審判，而「人子」的出現與此息息相關：
1. 在天庭大會的背景下，這位「形似凡人」的人物被引導到至高主宰面前。
2. 雖然沒有直接說明，但授予他王權，自然也包括了審判的職責。
3. 這暗示審判的工作交給了一個具有人類面向的個體，因為祂能夠從經驗中理解人類所面對的困難。
4. 他代表了所有人類，消除了種族和國籍的區別，並完成了人類受造的最初使命——治理全地。
（五） 兩種可能的身份解釋
對於「人子」和「至高者的聖民」這兩個詞彙的關係，存在兩種主要的解讀：
1. 集合名詞論（群體代表）： 認為「人子」是一個集體稱謂，等同於「至高者的聖民」。這表示一個決心追隨神的人群將實現神賦予人的角色，但這群體必須經歷巨大的苦難。
2. 個人代表論（彌賽亞君王）： 認為「人子」是以獨立的個體出現，作為「聖民」的代表。他被暗指為彌賽亞式的王，從萬王之王那裡領受國度。這個稱謂避免了「王」可能帶有的狹隘以色列政治色彩，從而指向一個更廣泛的普世王權。
無論是代表群體還是代表個人，兩者都表明這個國度的建立將涉及一群人，他們會因第四獸的暴行而承受極大的磨難。
（六）對後世文獻的影響
1. 學者們曾熱衷於從猶太教早期的啟示文學（如《以諾一書》）中尋找《但以理書》與耶穌時代之間「人子」概念發展的證據，但目前看來，這些作品的成書時間可能較晚，無法作為連接兩者的直接橋樑。
2. 事實上，並沒有確鑿證據證明《但以理書》和福音書中耶穌使用的「人子」稱謂之間有直接的文獻聯繫。
3. 儘管如此，在《福音書》中，「人子」一詞既可用於謙虛地指代耶穌本人、預言他的受難與死亡，也同樣用於預言祂帶著榮耀降臨，掌權審判世界。
因此，就像在《但以理書》一樣，這個詞在《福音書》中也帶有崇高的含義，它象徵著受苦後被驗證的人所能獲得的終極榮耀。
4. 總結來說，在舊約中，沒有任何一個關於未來拯救者的概念（如君王、僕人、根）比「人子」更具深遠的意義。

二、但以理書7:9~14經文解析
（一）7:9~10 這兩節經文是在描述「寶座異象：亙古常在者的審判」。
1.  經文的文學起源與關聯性
但以理書 7:9-10 節的經文被廣泛認為是直接引用或改編自一篇古老的詩歌或讚美詩，它的措辭優美，使用了「衣服潔白如雪」跟「頭髮像純淨的羊毛」等詩意的平行結構。雖然這跟前面描寫野獸時那種強烈、連續的修飾語（如「令人畏懼和恐怖」）形成對比，但這並不損害整個異象的主題連貫性。這段場景屬於聖經中常見的神聖寶座異象傳統（如《以賽亞書》、《以西結書》），並且跟《以諾一書》等同時代的猶太啟示文學有著獨特的相似點，例如同樣提到「火河」和「千千萬萬」的天軍，表明它們可能來自共同的神學思辨。
2.  亙古常在者的威嚴與形象
(1) 審判的中心人物是「亙古常在者」（Ancient of Days）。這個尊稱強調了上帝的永恆性，祂的年日無窮無盡，是時間的起點與終結。
(2) 聖潔光輝：祂的服裝潔白如雪，象徵著祂的絕對純潔、聖潔和公義。這種放射狀的潔白光芒，與新約聖經中描述天使和耶穌登山變相時的光景相呼應。
(3) 智慧與古老：祂的頭髮像羊毛一樣潔白。儘管舊約聖經中不常直接以白髮描述上帝，但這個形象在古代近東神話中存在先例，更重要的是它在《以諾一書》等文獻中被採納，代表著至高無上的智慧和古老的權威。
3.  審判法庭的建立與象徵意義
異象中的寶座設置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
(1) 多個寶座的設立：經文使用複數的「寶座被安置」，這通常被解讀為不僅是上帝的寶座，也包括了為祂的神聖議會或天庭法庭成員（例如天使）預備的座位。早期的解讀中，甚至認為其中兩個寶座分別為「亙古常在者」和即將出現的「像人子的」那一位預備。
(2) 火焰與運動：寶座本身是火焰構成的，這延續了聖經中火作為神聖顯現（Theophany）元素的傳統，象徵著上帝令人敬畏的臨在。寶座下閃爍的火輪，則明顯借鑒了《以西結書》中神聖戰車的意象，表達了上帝的主權和審判是隨時準備行動、具有動態力量的。
(3) 天軍列隊：在法庭面前，有「千千萬萬」的屬天隨從侍立，這凸顯了即將到來的審判是一場規模宏大、具有宇宙性、決定性意義的裁決。
（二）7:10 這一節經文在描述「火之河流與天上的隨從」。
1. 審判法庭的環境細節
在亙古常在者的寶座周圍，流淌著一條「火之河流」。這個意象在當時關於神聖寶座的描述中非常著名，例如在《以諾一書》中就被稱為「燃燒的火河」，甚至在後來的文獻中它的數量還大幅增加。雖然這個意象與波斯末世論中熔岩金屬河流（作為審判試煉）有相似之處，但但以理書中這條火河並不具備審判或毀滅的實際功能，它更多是用來烘托出神臨在時那種令人敬畏、無法靠近的氛圍。
2. 千萬天軍的服侍
異象描繪了「千千萬萬」的天軍站在上帝面前，隨時聽候差遣。這反映了古代近東普遍存在的天上宮廷和神議會的觀念。在聖經傳統中（如《列王紀上》），先知也曾見過上帝坐在寶座上，「天上的萬軍」侍立在側。這表明上帝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祂無需神聖的諮詢或幫助，但仍有龐大的屬天隨從服侍。
3. 聖者議會的成員
在這天上的議會中，這些服侍的成員被稱為「聖者」（Holy Ones）。這個稱謂在聖經（如《詩篇》）以及迦南神話材料中都可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聖者」可能與一般的「天使」有所區分，強調了他們在神聖審判中的獨特地位。他們的存在極為重要，因為在但以理書的異象解釋中，「聖者」將成為承受最終王權的群體。
4. 法庭就位與記錄冊開啟
(1) 審判開始：法庭「就座」，正式開始審判。雖然聖經確認上帝是地上君王和眾神的審判者，但但以理書的場景發生在神話般的空間中，而非明確的地理位置。
(2) 記錄冊開啟：在審判開始時，「書卷被開啟」。這些書卷記錄了地上所有事件，尤其是惡人（小角）的罪行和對上帝子民的迫害。這個「記錄天使」的主題，在《以諾一書》和舊約聖經中都有記載，這些記錄冊將成為定罪的依據。這跟但以理書中提及的「生命冊」或「真理冊」是不同的。
（三）7:11 這節經文是描述關於第四隻巨獸的毀滅。
1.  恐怖帝國的終結
在天上的審判法庭確立之後，針對那隻最殘暴、最令人畏懼的第四個國度（野獸）的裁決立刻執行。雖然經文採用了簡潔的夢境敘事手法，沒有交代執行的細節或劊子手是誰，但可以確定的是，這隻怪物是依照法庭的命令被處決的。值得注意的是，牠並沒有被當作俘虜帶上審判席，而是直接被快速宣判滅亡。
2. 永恆火焰的懲罰
這隻被處死的巨獸隨即被丟進焚燒的火焰中。這個火焰的意象在猶太啟示文學中極具份量，成為此後最終懲罰的典型模式。它承接了古代處理罪犯之地（如欣嫩谷）的概念，並發展為末世火刑的懲罰場所。
但是，經文的重點在於：這隻野獸代表一個世俗的政治權勢，因此將牠投入火焰，主要強調的是這個邪惡政權將遭受完全、徹底的毀滅和瓦解。相較於強調個體靈魂在地獄中永恆受苦，這裡更著重於國度力量的終極消亡。
（四）7:12 這一節經文在闡述「其餘三隻巨獸的命運」。這三隻巨獸：
1. 權力被解除而非肉體滅亡
在第四隻最邪惡的巨獸遭受火焚的徹底毀滅之後，經文轉向描述前三個國度（巴比倫、瑪代/波斯、希臘）的結局。牠們的命運與第四獸不同，牠們沒有被殺死或完全毀滅，而是僅僅被剝奪了至高的統治權。
2. 區分毀滅程度的理由
但以理書之所以將第四獸與牠的前輩們區分對待，關鍵在於前三獸的罪行相對較輕：
(1) 巴比倫（第一獸）雖然強大，但最終獲得了「人的心」（即恢復人性或謙卑）。
(2) 瑪代/波斯（第二獸）的殘暴行為，主要是針對前面那個國度（巴比倫），而非直接針對上帝或以色列民。
(3) 希臘（第三獸）在經文中甚至沒有被描述任何具體的邪惡行為。
因此，前三個帝國在神學層面並不值得遭受像第四獸那樣極端的懲罰（第四獸及其小角對上帝進行了褻瀆和迫害）。牠們的懲罰是政治性的：喪失了統治世界的霸權地位。
3. 駁斥歷史延伸論
有些學者試圖從歷史上尋找證據，認為這些野獸的「存活」是指在希臘和羅馬統治下，仍殘留著瑪代和波斯的小型獨立政權。然而，這種解釋過於複雜且牽強。更符合文本精神的理解是，作者在這裡的目的很單純：明確劃分第四獸（極致邪惡的塞琉古帝國或羅馬/末世敵基督）與其他過渡性、相對不那麼邪惡的帝國之間的命運差異。
（五）7:13 這一節經文在描述「像人子的出現與意義」。
1. 伴隨雲彩的登場
(1) 神祕的交通方式：異象中的這位「像人子的」人物，是在「天上的雲彩」陪伴下出現的。雖然經文使用的詞語（עם）可能譯為「與」或「同在」，但這個意象後來成為彌賽亞（或稱「雲彩之子」）神祕且超越地界限的方式。
(2) 動作不明確：但以理書沒有具體說明這位人物是從天上降下、從地上升起，還是僅僅在雲中移動。重點在於祂的屬天背景和權柄。
2.  走向審判的主宰
(1) 最終的會面：這位「像人子的」人物直接走向了坐在寶座上的「亙古常在者」。這是異象中兩個最重要的屬天實體的會面。
(2) 與神祇的界限：雖然古老的譯本曾錯誤地將它譯為「祂來如同亙古常在者」，造成了兩個神聖形象混淆的神學問題，但經文原意是清楚區分這兩位：一位是永恆的審判主宰，另一位是來到祂面前接受權柄的「像人子的」人物。這個區分對後來的猶太教和基督教神學中關於「天上有兩個權柄」的爭議產生了深遠影響。
（六）7:14 這一節經文是關於《但以理書》第七章「像人子的」那一位被賦予權柄的描述。他被授予的是「永恆的統治權」。
1. 王權的移交與超越
在這位「像人子的」人物來到亙古常在者面前後，祂被正式賦予了最高的統治權、尊榮和一個國度。這個事件標誌著權柄的徹底移轉：從地上那四個殘暴的「野獸帝國」，轉移到這位屬天的人物手中。經文刻意使用類似的詞彙，呼應了但以理書前半部中上帝曾賜予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世俗權力，但這裡強調，這個新國度的榮耀將遠遠超越第一個（巴比倫）國度的輝煌。
2. 普世性與永恆性
新國度的統治範圍將是普世性的，涵蓋「所有國家、民族和使用不同語言的群體」。最重要的是，這個王權的特性是永不被摧毀、不會消亡的。這種堅不可摧、永恆不變的特質，呼應了但以理書一再強調的上帝主權的本質，並確認這將是一個末世性的、終極的國度。
3. 但以理書主題的連續性
經文特意採用了前幾章故事中描述世俗王權的既有術語，來形容這個新國度，它的目的在於將《但以理書》的故事部分（歷史）和異象部分（預言）連接起來，形成一個連貫的神學主題：世間的權力轉瞬即逝，最終的、永恆的王權只屬於上帝和祂所立的代表。

三、但以理書7:9~14經文釋義
這段經文在說明下列事項：
（一） 至高審判者的顯現
經文中有一段前所未有的清晰描繪，將宇宙至高主宰呈現出人類的形態，即「歲月永恆之主」。這突顯了在人類歷史看似混亂無序的進程中，一位終極的裁判者會介入世間。祂被描述為穿著純潔的白色衣袍，頭髮像潔白的羊毛，象徵著祂的聖潔無暇和無盡的年代。祂的寶座如同火焰之河，那火光代表著煉淨萬物的神聖力量。這場景描繪了一次盛大的天庭審判，記錄著人類所有行為的真實卷宗也被展示出來。
（二）第四國度的結局與轉折
在所有的景象中，先知但以理特別關注那個口出狂言、由第四隻巨獸所孕育的「小勢力」。令人震驚的是，儘管其他三個帝國被允許暫時保留存在但失去了統治權力，並將屈從於未來的第五國，但這個第四隻巨獸卻迎來了徹底的毀滅。它被直接投入烈火中焚燒殆盡——這火顯然來自至高主宰的寶座——隨著巨獸的消亡，那個狂傲的小勢力也一同滅亡。這預示著這個實體龐大的世俗政權將被完全根除。
（三）第四國的歷史和末世意義
第四隻巨獸的真實身份一直引人深思。多數學者傾向於認為它代表了羅馬帝國，因為羅馬無論在版圖、成就、統治時長還是殘暴性上都超越了前三個帝國。它的軍事實力使所有對手，包括強大的希臘軍隊，都不得不臣服。它在地理上比其他政權更偏向西方，但其文化、哲學和信仰卻被被征服的希臘文化深刻影響。但是，這個象徵意義並不只局限於羅馬本身，它更深遠地指向一個與羅馬相似、最終會受「小勢力」掌控的末世政權。
（四）「小勢力」的前兆與本體
這個「小勢力」的崛起發生在第四國度的晚期，也就是人類歷史終結的時候。聖經文本中記載了幾個歷史人物作為它的先驅和預兆，例如公元前二世紀的安提阿古·伊波法尼，以及另一位帶來巨大破壞的強權統治者。這些歷史上出現的暴君都預演了這個終極的「小勢力」所具備的邪惡特質，但沒有一個完全體現其最終的本質。這個「小勢力」在終局時將成為所有異教與罪惡精神力量的集大成者。
（五）「人形代表」的登基與永恆國度
緊接著，預言迎來了高潮：一位「樣貌像人類」的人物，駕馭著天上的雲彩來到歲月永恆之主的面前。駕雲升騰和降臨，是神聖力量和偉大君王的專屬標誌。這位「人形代表」在至高主宰面前被授予了一個永不敗壞的國度和永遠的統治權。這與前面四個世俗帝權形成鮮明對比：一個是充滿暴力和狂妄的統治，另一個則是謙卑順服地從神手中繼承了永恆的王權。他的國度將取代第四國，並成為所有存留國家的最終歸順對象。

